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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事，家喻

户晓。人们不知道的是，贺氏家族史天

生就是一部长篇小说。贺龙之女贺捷

生一步步走近父亲和母亲，一步步走

近家族，不仅渐渐地有了写作的愿望，

而且感到自己义不容辞，必须成为这

个家族的代言人和诉说者。

9

3 记忆中真实的父亲    然而，当她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

这支军队、为父辈诉说的时候，她已
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叱咤风云的那

一代人，还活在世上的寥若晨星。那
一代人活得多么艰难卓绝，多么轰轰

烈烈啊！贺捷生想到那些岁月，想到
那些在残酷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前

赴后继的人，想到父亲、母亲，她的心

里涌起一股股暖流。她用文字极力去
回想、追赶并挽留他们，在文字中和

他们一起跋山涉水，一起哭，一起笑。
于是，就有了《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

地》《元帅的女儿》等作品。
《元帅的女儿》是贺捷生首次以

自己为主角，集中讲述自己童年和青
少年经历的传记文学。

“我们这些共产党人的孩子，连
普通人所能得到的父爱和母爱，都不

能得到。那么，我们到底是怎样流离
失所的？当时忍受着怎样的屈辱和凄

凉，就必须由我们自己站出来说了。
我要叙述的，就是我当年经历的痛

苦、悲伤和绝望，对父母的思念、盼

望，甚至还有‘怨恨’。”中间隔着七十
余年时光，那些顽强留在记忆中的往

事，哪怕是辛酸的，痛苦的，也渐渐变
成了亲切的回忆。比如贺捷生在保靖

八中隐姓埋名的求学日子，就像漫长
的阴雨天难得出现的阳光，反倒成了

生命中的亮色。

她不仅要同遗忘作斗争，还要同
虚荣和习惯性回避作斗争。对待经历

的生活，哪怕是苦难，她也有一种感恩
心理。贺捷生说，历史曾经给予的光

环，渐渐地开始黯淡。这个时候留下的
文字，应该更真实、更朴素、更平易近

人，才有生命力。任何的美化、拔高、粉
饰，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令人生厌。

写父亲贺龙元帅的文章、书籍和
影视剧已经不少了。但几十年看过来，

贺龙留给人们的印象，还是两把菜刀，

两撇胡子，凶巴巴的。“好像我父亲生

来就是一个简单粗暴的人，一生都在
打打杀杀。其实不是这样，我近年写了

那么多怀念我父亲的东西，就是想告
诉人们：从一个乡村骡子客到元帅，他

也有丰富的内心世界，有七情六欲，喜
怒哀乐。”贺捷生说，父亲最珍贵的品

质是忠诚，他忠诚于自己的信仰，自己

选择的道路，自己跟定的领袖，热爱的
人民。没有这一点，他不可能善始善

终，几十年身居高位。
在贺捷生的心中，贺龙是个好父

亲，好男人，好朋友。他一生都在搏
斗，在浴血奋战。父亲有高尚的气节，

也有宽阔的情怀。长征路上那么苦，
那么难，他不搞特殊化，随身带一根

鱼竿，有机会就去钓鱼，用鱼汤喂养
嗷嗷待哺的女儿。他的心该是何等的

柔软，何等的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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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下来十八天，贺捷生就被爸爸

妈妈用破衣烂衫一裹，放在马背上的
摇篮里，带着去长征。贺龙的第一爱

将贺炳炎亲眼目睹小捷生长征途中
的“糗事”：饿了的时候啃手指头，每

天宿营时打开襁褓，都是一身屎、一
身尿。

1937年，贺龙即将带领已由红

二方面军改编的八路军 120师东渡
黄河，深入山西抗日前线去与日本人

交手；母亲即将被派往莫斯科共产国
际工作，贺捷生一时成了他们的“拖

累”。这时，正好有两员南昌起义战将
要返回湖南从事兵运工作。临回湖南

时，他们主动对贺龙提出，战场上生
死难料，先把贺捷生带回湖南由他们

抚养。贺龙答应了，对两位老部下说，

我把女儿托付给你们，跟你们谁姓都

行。唯一的要求，是不能改她的名字。
不幸的是，抗战还未结束，两位养父

先后去世，贺捷生跟着养母孤苦度
日，从洪江漂到乾州，正好她从前的

家庭老师在著名的保靖八中任教，便

以女儿的名义，把贺捷生带去保靖隐
姓埋名地读书。

贺捷生在颠沛流离中成长，身边
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早早懂得了

生存的无奈和艰辛。她常常沉默不
语，偏爱在作文中倾诉心声，抒发无

法排遣的孤独和郁闷，她的作文次次
得“甲”，经常被当作范文在班里宣

读。保靖八中是抗战初期从长沙迁过

来的，教职员工视野比较开放，他们
中间广泛流传进步作家们写的新诗

和新小说。贺捷生就在这个时候知道
了丁玲是从湖南走出去的作家。她常

常“异想天开”：自己的经历既曲折又
奇特，将来要当一个像丁玲那样的女

作家，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写出来。

14岁那年，贺捷生的母亲蹇先任
回湘西找到了女儿。贺捷生被送到父

亲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所在地重庆，
很快又被送去当兵。幸亏少年时代她

在战乱中没有失学，1955年调干，贺
捷生顺利地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颠沛流离的童年

    贺捷生在北大读的是历史系，

却总有遏制不住的创作欲望，常常
有感而发地写一些小散文。跟所有

的文学爱好者一样，文章写好后，她
照着公共阅报栏里张贴的那些报纸

地址投寄给副刊，隔几天又趁着四
下无人的时候在报纸上寻找自己的

文章，每次都是失望。终于有一天，

贺捷生发现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铅
字，作品在一家小报的副刊上发表

了。她喜出望外，马上买了这张报纸
拿给父亲看。

“父亲看了哈哈大笑，说好好
好，我女儿要当作家了。但他马上又

板着脸说，这张报纸太小了，还不算

作家，我们要上就上《人民日报》。父

亲随口一说，我深深地记在了心里，
下狠心要上《人民日报》。”贺捷生回

忆说。遗憾的是，父亲未能等到那一
天。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贺捷

生捧着报纸泪流满面。

大学毕业后，贺捷生去中国革命

博物馆工作，还利用收集革命文物的

便利，走遍了南方和北方的革命根据
地，更多的是红二方面军和父母战斗

过的地方，进行大量资料准备。
然而她真正进入创作，始自电

影。当时，贺捷生离开中国革命博物
馆，准备回部队。在等待调令的时候，

有朋友劝她说，文学基础好，又有丰

富的生活积累，不妨写写电影剧本。

就这样，她糊里糊涂地被裹挟进了电
影界，创作的第一部电影剧本是《残

月》，1984年在全国公映，曹征任导
演，赵尔康和郑振瑶任男女主角；第

二部《柳浪闻莺》没有写完，就被调到
《工程兵报》去上班。工程兵遍及祖国

各地，架桥、铺路、筑坝、淘金，到处是

火热的工地，贺捷生先后创作了报告
文学《共青畅想曲》和《击毙二王报

告》，发表在部队大型文学刊物《昆
仑》。

“我贺捷生能活到今天，还挺风
光地成了将军和军旅作家，我的命，

我的荣耀，都是我们这支军队和这支
军队的许多前辈给我的。”贺捷生说，

自己经历的苦难，其实是命运给予的
厚爱和财富。

2 曲折的文学之路

    “我的写作，就是以我的经历和

阅历，我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发出
自己的声音。尽管这些文字微不足

道，但我希望它们发自我的肺腑，有
炽热的血液在流淌，有着自己的气

度和温度。”贺捷生说，虽然从上世
纪 50年代开始就在抄抄写写，舞文

弄墨，但毕竟是个业余作者。如何把

父亲和母亲、把贺氏家族、蹇氏家
族，还有自己经历的特殊人生写出

来，早就成了她的一块心病。她一直

惦记这件事，直到过了 70岁，真的感
到时不我待，才艰难起步。而当她拿

起笔来诉说时，已是古稀之年，必须
忍受身体虚弱和白内障的折磨。整理

出《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时，贺

捷生已经 80岁了。她说，自己最大的
愿望，是为贺氏家族写一部长篇小

说，但要完成这样一部鸿篇巨制，需
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

力。如今时光一晃又过去了六年，又

疾病缠身，显然不能担此重任。这个
遗憾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贺捷生常说，自己的写作是被身
世逼出来的。她因病几进几出部队总

医院，眼下仍未能脱离轮椅，很多时
候连生活都不能完全自理，写作成了

奢望。重要的、实在不能推辞的稿子，

也只能以口述的形式完成。她说，但
愿上天对自己网开一面，假以时日，

让她尽快好起来。因为她实在还有太
多的话要说，太多的东西要写，必须

与生命赛跑！

4 必须与生命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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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在陕西富平县

与父亲红二方面军领导合影

■ 贺捷生


